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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叶派诗人穆旦的代表作《诗八首》被称为最
难解的现代爱情诗，虽然众多研究者从不同角度对

之进行过探析，但从尼采人生哲学中酒神精神和日

神精神交织的角度对其进行解读的，还鲜有其人。

尼采人生哲学建立在叔本华悲剧世界观的基础上，

其试图通过艺术的形而上学来寻找人生的意义，进

而形成审美的人生态度。尼采之艺术形而上学包

括酒神精神和日神精神，酒神精神是一种醉的状

态，日神精神是一种梦的状态，两者交织形成积极

的人生观。《诗八首》深受西方现代派思潮的影响，

具有悲观虚无思想，这是从酒神、日神精神交织角

度对其进行分析的思想基础。《诗八首》描述了爱

情的整个过程，即四个发展阶段———爱情的开始、

深入、宁静和回归，每个阶段都有酒神和日神精神

的交织。作者试图站在这样的高度来重新审视爱

情，即在了解到爱情的残酷一面之后，还能以审美

的态度看待爱情，在爱情过程中最大程度地演绎人

生的精彩。

１９



湖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８年第１期（总第１２０期）

　　一　 酒神、日神精神与《诗八首》

（一）酒神精神和日神精神

“酒神精神”是尼采在《悲剧的诞生》中关于希

腊悲剧思维方式和艺术特征的重要概念，与之对应

的是“日神精神”。“日神”象征着美的外观的无数

幻觉力量；“酒神”则表现为惊骇狂烈的情绪放纵力

量。［１］７９在尼采看来，作为世界本质的生命意志是永

恒的，而个体则注定是要毁灭的。但是，个体有毁

灭就有新生，生命的意志在这种毁灭与新生的过程

中，获得了生生不息的永恒性。酒神精神正是以个

体的“自弃”与现象世界的消解而得以与意志本体

交融。［１］８０

二者的要义可简单归纳如下：酒神精神是建立

在破坏各种秩序和话语基础之上的，所以它是彻底

的、不受世俗话语限制的，是一种醉的状态、狂喜的

状态，是破坏、沉醉和体验虚无的过程，总是能够看

透现实的残酷和痛苦，是生命本体的冲动所支配

的，在艺术中体现为非造型艺术。日神精神是生命

本身对美好外观和美好幻觉的向往，它不追求事物

的本质性、残酷性和短暂性，而是停留于表面的美

好，去营造一种美好与永恒，让人把心灵暂时安放

其中。它是一种梦的状态，强调外观，是美丽的、非

真实的、梦幻的、平和宁静的状态，它力求建立秩

序、维持稳定，强调“适度的克制，免受强烈刺激，体

现了造型之神的大智大慧的静穆”［２］５，在艺术中体

现为造型艺术。

能同时体现这两种精神的作品是伟大的作品，

因其能使人摆脱虚无感，重新找到个体存在的价

值。穆旦《诗八首》就体现了酒神精神与日神精神

的交织，展示了不受束缚、回复本真、不断超越的强

大生命力，以及用审美的态度看待爱情的爱情观。

（二）酒神、日神精神的交织在《诗八首》中的

体现

《诗八首》对爱情进行了重新审视，其所展示的

爱情过程，包含诸多的矛盾悖论，读后令人为之惊

奇。穆旦说：“诗要写前人所未有的独特经验，对生

活要有特别的发现，这发现使你大吃一惊，于是你

把这种惊异之处写出来，其中或痛苦或喜悦，但写

出之后，你心中如释重负，摆脱了生活给你的重压

之感，这样你就写出了一首有血有肉的诗，而不是

一首不关痛痒的、人云亦云的诗。”［３］２１２

《诗八首》概括了爱情的发展过程，这个过程充

斥着酒神精神和日神精神的交织，酒神精神敢于破

坏、体验虚无、勇于沉醉的特质在诗中得到完美诠

释。看透爱情的本质后，诗人因生之本能而沉醉于

狂喜的爱情体验中，不为禁欲的、礼教的因素所束

缚，彰显出尼采的酒神精神。在爱情的平静阶段，

相爱双方沉醉在美好的幻象中，在维持这种美好状

态时不断反叛原来的秩序，体现出酒神。日神精神

的交织。最后，感情稳定了，站在宇宙生命的角度

看待感情经历的整个过程，相爱双方可以平静地接

受它带来的痛苦和快乐，这里又是两种精神交织的

表现。显然，诗人主张要用审美的人生态度来看待

人生和爱情，实现新的人生超越。这就像酒神精神

的潜台词是：就算人生是幕悲剧，我们也要有声有

色地演这幕悲剧，不要失去了悲剧的壮丽和快慰；

日神精神的潜台词是：就算人生是个梦，我们也要

有滋有味地做这个梦，不要失掉了梦的情致和乐

趣。这种思想与尼采的人生哲学有内在一致性。

　　二　爱情的开始与深入

（一）第一首：爱情的发生

面对爱情，年轻的穆旦拒绝了透明的清唱，而

是奏响了繁复的旋律：快乐和痛苦并存，破坏和秩

序并列。

“你底眼睛看见这一场火灾，／你看不见我，虽
然我为你点燃；／唉，那燃烧着的不过是成熟的年
代，／你底，我底。我们相隔如重山！”关键词“火
灾”点燃的是成熟的欲火，当在“这自然的蜕变底程

序里”，穆旦冷峻地指出：爱情的由来是生理的冲

动，这是本质，其它的一切美好都是这个基础上的

衍生品。爱情带来了强大的冲击力，让人深陷其

中，诗人用火灾来形容单恋那位姑娘的状态。火，

是激情，是燃烧，是瞬间的爆发，是一种生命激情的

释放，代表了一种由内向外的生命冲动与激情。酒

神精神的出发点是人的生命本体本身，所以酒神精

神特别肯定生命的自然需求。“肉体本能的欲望、

需要是生命中最重要最根本的东西，甚至是人的本

质，要不惜采取一切手段满足它们，使人身心全面

发展。”［４］

接下来诗人又清醒地看到，爱情本身带有两个

不可消除的矛盾：一个是“我们相隔如重山”，两个

人永远不可能完全理解交融。穆旦一直有残缺的

自我意识，《我》这首诗所说：“从子宫割裂，失去了

温暖，／是残缺的部分渴望着救援，／永远是自己，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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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荒野里。从静止的梦里离开了群体，／痛感到时
流，没有什么抓住，／不断的回忆带不回自己，／遇见
部分时在一起哭喊，／是初恋的狂喜，／想冲出樊
篱，／伸出双手来抱住了自己。”［３］１４－１５从这首诗中，
我们看到了一个有着子宫情结、残缺的痛苦的灵魂

的“小我”；这个“小我”即使有初恋的狂喜，也不能

摆脱个体内心的孤独，所以“伸出双手来抱住了自

己”。爱情可以让两人生死相许，却不能消除自我

残缺的意识，因为他们是两个独立的个体，所以二

者永远也不可能完全理解和交融。第二个矛盾是

“却爱了一个暂时的你”。未来有不可预知的可能

性，能把握的唯有当下的、“暂时的”东西。

正因为这样“相隔如重山”和“暂时”，爱上的

人竟然是一个此时不了解、将来也不可能完全了解

的人，这就暴露出了爱情的盲目性和矛盾性；但主

人公并未因此停止下来，抑制不住的生命激情促使

他在矛盾中走下去。诗人写出了单恋初期的一种

心理感受。从一开始“你底眼睛看见这一场火灾，／
你看不见我，虽然我为你点燃”，到最后的“即使我

哭泣，变灰，变灰又新生，／姑娘，那只是上帝玩弄他
自己”，在对方不知情的情况下，也许她不经意间的

一颦一笑就能牵动他的心，但在不了解对方心意的

情况下，他只能自我折磨。这种抑制不住的生命冲

动，是个体生命具有的最本质的力量，是酒神精神

的体现：既然爱情不期而至，我们就应该用一颗勇

敢的心去接受，不管它带来的将是快乐还是痛苦。

在以下七首诗中，诗人面对这两个矛盾不停地

探索，试图寻求答案，希望能够实现双方的交融，寻

求到永恒的而非暂时的爱情。

如果把第一首诗仅仅当做爱情过程中的单相

思阶段它就显单薄了。通观整首诗，可以把它作为

《诗八首》的总论来分析，把它理解为诗人在不停地

探索如何解决上述两个矛盾。最后他站在宇宙生

命的高度，看到爱情只是上帝操控的一场游戏，到

头来，我还是我，你还是你，只能生时“平行着生

长”，死后“各自飘落”。爱情本质上只不过是一场

严肃的游戏，游戏的结果意义不大，重要的是享受

其过程，直至爱情和生命的消逝。

（二）第二首：相恋初期的快乐和未知感

两人相恋初期，虽心生快乐，但又感觉到一种

无法言说的孤独感。“水流山石间沉淀下你我，／而
我们成长，在死底子宫里。／无数的可能里一个变
形的生命／永远不能完成他自己。”经历了重重磨

难，两人终于相恋。接着问题就来了———“而我们

成长，在一个死的子宫里”，产生的肯定是死胎。恋

爱双方有相互交融的强烈愿望，渴望心灵世界的理

解和沟通，但是诗人清楚地知道精神孤独是不可避

免的，“没有一种动物像人类这样，即便使用同一种

语言，彼此仍无法理解；即便热情拥抱，彼此仍相隔

千里。”［５］精神连体婴只能是一个“变形的生命”，

并且“永远不能完成它自己”。

此处穆旦借用了柏拉图《会饮篇》中喜剧大师

阿里斯托芬讲述的一个神话故事：从前的人的形体

是一个圆团，力量非常强大，上天害怕人威胁他的

统治，就将圆团一样的人分成两半。宙斯这一招非

常有效，从此人再也不想跟神打仗了。阿里斯托芬

说，人原来就是完整的，所谓的爱情就是对于那种

完整的追求和希冀，人类实现幸福最快捷的路径就

是得到一个恰好符合理想的爱人。阿里斯托芬同

时描述了找到另一半时的情形：他们常相互拥抱不

肯放手，不吃饭，不做事，直到饿死懒死，他们甚至

希望被放进炉里熔成一片，使两人合二为一，这就

是爱在实现时的迷狂状态。从这个神话中可以看

出，人类最渴望又最缺失的就是自己的另一半，也

就是对本来的完整性追求。

因为感觉找到了自己的另一半，就不停地交流

沟通，“我和你谈话，相信你，爱你”，这是恋爱中的

人多动善变的一个表现。他们激情洋溢，体验到某

种归宿感，沐浴在温暖的爱的包围里。但是“不断

地他添来另外的你我”“使我们丰富而且危险”，诗

人的直觉告诉他爱情并非一成不变，未来不可预

知，这是酒神精神怀疑精神的凸显。下面的几首诗

展示的正是诗人为解决这一问题所做的努力。

（三）第三首：热恋前期的沉醉情绪

欲望燃烧，两人迅速进入热恋的阶段，进入一

种冲破一切束缚和限制的 “自由”状态，达到一种

狂喜的酒神精神的沉醉状态，这种热恋中的情感体

验也是酒神沉醉状态的表现。“你底年龄里的小小

野兽，／它和春草一样地呼吸。”“小小的野兽”形象
地表现出青春欲火像野兽般充满活力，呼之欲出；

“小小”是一种爱称，是对对方的挚爱的表现；“它

和春草一样地呼吸”中“春草“这个意象让人联想

到生命力、清新，诗人在另一首诗《春》中同样使用

了这一意象，它是对青春欲望外露的形象描写。

“它带来你底颜色，芳香，丰满／他要你疯狂在温暖
的黑暗里”，这里外在的声色诱惑同样存在，“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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狂”一词写出肉欲的渴望。

“我越过你大理石的理智底殿堂，／而为它埋藏
的生命珍惜；／你我的手底接触是一片草场，／那里
有它底固执，我的惊喜。”殿堂般的理智，说明理智

似房子般坚固，又是像建筑一样一砖一瓦建立起来

的，内部规划是极其缜密的，可见她的理智的力量

是如此的强大；埋藏的生命就是没有理性阻碍的真

实感性的鲜活生命，这是最自然的生命个体，也是

人的原始精神状态；一片草场，看到时是一种开阔

的、心旷神怡的感觉，摸到时的感觉是柔软、舒适、

温馨的，闻到时是一种清新的、涩而不苦的味道，诗

歌生动可感地传达出两人的手接触时的感受，将心

灵的活动转化为身体的感受。这种“将观念外化为

具体的身体感知或生理意象”是“用身体来思想”

的写作技巧，也是“思想知觉化”的技巧的更个人化

更具体的实践，即“不是拿感性的意象来象征、隐喻

理性思辨，而是让知性内容直接成为可感的对象”。

也就是说，越过双方强大的理智，两个鲜活的感性

的生命实现近距离接触，让他有了春草般的体验。

“它的固执，我的惊喜”，同样是当时恋爱双方内心

的生动写照。

（四）第四首：热恋后期的反叛意识

恋爱者在沉醉过程中不满足于仅仅将爱情停

留于甜言蜜语和拥抱这些形式，他希望寻求一种永

恒的爱情，为此他萌生了一种反叛超越的意识。

“静静地，我们拥抱在／言语所能照明的世界
里，／而那未成形的黑暗是可怕的，／那可能和不可
能的使我们沉迷。”“那窒息着我们的／是甜蜜的未
生即死的言语，／他底幽灵笼罩，使我们游离，／游进
混乱的爱底自由和美丽。”上阕中“言语所能照亮的

世界里”，是指恋爱者沉浸在甜言蜜语和海誓山盟

中，相信当时说的一切的荒唐话，感觉自己已经“游

离”，进入下阕所说的“爱底自由和美丽”的境地。

“未成形的黑暗”在前面第三首诗中就已经出现了，

表示进一步的身体接触，但未来不可预测，“可能和

不可能的”都可能出现，同时正是不知道将来会发

生什么而让双方更为沉迷。尼采认为，未来的不确

定性是使人生更具魅力的要素：“我的思想应该向

我指示我站在何处，但不该向我泄露我将往何处。

我爱对未来的无知……”［６］不管未来是什么，都让

诗人沉迷深陷其中，这种轰轰烈烈的激情正是强大

生命力的表征，是酒神精神醉的迷狂状态。

沉醉中表现的生命冲动是酒神精神的核心状

态。沉醉其中是美好的，所以诗人渴望日神精神建

构秩序来保留这样的美好，这是通过甜蜜的言语和

静静的拥抱等方式来实现的。但诗人进入这种状

态后，又开始反思和怀疑这种秩序带来的限制，他

要寻求更高层次的爱情，这是酒神精神的破坏性和

不受固定模式限制的表现。这段诗生动地展示了

酒神精神和日神精神的交织，表现的是建构与反叛

的循环。通过这两种精神的交织，主人公既能享受

爱情，又不迷失自我。

　　三　爱情的宁静与回归

（一）第五首：爱情的保鲜

爱情宁静期出现很多美好的画面，这是日神精

神的梦的状态中的图景建构，诗人渴望补充个体生

命的残缺，希望通过变更来实现爱情的永恒。

当生命激情完全迸发后会回到平静中来，这时

就会极力挽留曾经的美好，渴望能建立一种秩序去

享受长久的快乐和幸福。五、六首诗就在这种追求

的过程中一边解决两大矛盾，一边去建构美好的日

神精神的场景。

“夕阳西下，一阵微风吹拂着田野，／是多么久
的原因在这里积累。／那移动了景物的移动我底
心／从最古老的开端流向你，安睡。”夕阳西下，微风
吹拂，长时间的内心激荡终于平静下来，时间移动

了景物，也移动了诗人的心。“最古老的开端”也是

“成熟的年代”，再具体一点就是酒神精神中个体的

生命冲动，一切皆由此开始。不管是什么让两颗心

走到一起，此时两人已处于宁静平和的生存状态，

不去追究事物的本质，不去直视残酷和冰凉，不去

管什么分离和变化的矛盾，他们仅仅停留在美的表

面，沉浸其中，享受平静中的温馨和快乐，暂时将自

己从两大矛盾中解脱出来，就也是日神精神的沉浸

美好幻象的状态。“我们用日神的名字统称美的外

观的无数的幻觉。”［２］９９

“那形成了树木和屹立的岩石的，／将使我此时
的渴望永存，／一切在它的过程中流露的美／教我爱
你的方法，教我变更。”时间形成了树木和屹立的岩

石，同时平静幸福的岁月让诗人懂得这份美好的珍

贵，渴望这样的幸福能够永存。诗人希望接下来能

不断地增加爱情的深度和广度。这是一个美好的

愿景，诗人想去追寻那个有关“永恒”的梦想。明明

知道这只不过是一场严肃的游戏，诗人却努力想把

自己置于一种追求某种意义的状态中，让自己暂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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躲避残酷本质的逼视，尽情地沉浸于追求的快乐和

幸福中去，沉浸于美丽迷人的幻想中去，这是一种

明显的日神精神的建构。

在日神精神的建构秩序中即保持爱情的过程

中存在很多矛盾，怎样解决呢？诗人的方法是不断

地变更。变更就意味着破坏、反叛，体现的是酒神

精神的破坏力；破坏完就要进入新的秩序与模式去

保持破坏的成果，又回到了日神精神的建构。这种

破坏、建构的程序循环往复，是酒神精神与日神精

神相互交织的过程，只有这样才能不断解决矛盾，

维持美好，实现不断的超越，达到爱情保鲜的目标。

（二）第六首：寻求适度的变更

上一首诗中谈到爱情保鲜需要变更，但是变更

后的结果是什么呢：“相同和相同溶为倦怠，／在差
别间又凝固着陌生；／是一条多么危险的窄路里，／
我制造自己在那上面旅行。”前两句揭示出变更的

两种极端结果：相恋双方变得太相同会出现审美疲

劳，差别太大则会变得陌生疏离。而两人真正需要

的是既有共同语言，又有各自独立的空间，在共性

与个性间不断地寻找动态平衡，即适度。这正是日

神精神所体现的品质，适度和谐“作为德行之神，日

神要求它的信奉者适度以及———为了做到适

度———有自知之明”［２］１５，即所谓“危险的窄路”。

在穆旦的诗里，爱情不是神话，而是充满了多种可

能性，需要小心翼翼地不断改变对待它的方法。他

说：“爱情的关系，生于两个性格的交锋，死于‘太亲

热、太含糊的’俯顺，这是一种辩证关系。太近则疏

远，应该在两个性格的相同与不同之间找到不断的

平衡，这才能维持有活力的爱情。”［７］

下面一阕穆旦开始了诗歌复调化的写作。

“他”和“我”在争辩，争论的主要内容是如何找到

两人的平衡点。“他存在，听从我的指使，／他保护，
而把我留在孤独里，／他的痛苦是不断的寻求／你的
秩序，求得了又必须背离。”“我”指深陷感性之中

的人，“他”是能够跳出来观望沉陷其中的“我”的

自己。时而观望的“他”，大部分时间是被那个感性

的“我”所控制和指使的。因为不满足暂时，想去追

寻永恒的爱情，那个“我”已经无法控制“他”，完全

感性的“我”被放弃，只能被留在孤独里。就像在爱

情中被冲昏了头脑时，有时会被身边的朋友提醒，

这时他们的话可能犹如当头一棒，把那个大脑发热

的感性的自己打醒。单从这四行诗来看，这两个人

是两个独立、有强烈自主意识的人，他们在爱情中

不断反思，追求高于普通男女追求层面的更有意

义、更长久的爱情。

诗人在爱情平静期重点解决的是第一首诗中

所提到的残缺（相隔如重山）和变化（爱上暂时的

你）的问题。诗人知道残缺不可弥补，就不断寻求

动态的平衡，以缓解灵魂的孤独感。诗人深知想一

蹴而就地得到长久的爱情是不可能的，只有不断变

更自己，以包容的心态对待对方的变化，两人才能

共同成长。这正像《赠别》中所说：“等你老了，独

自对着炉火，就会知道有一个灵魂，也静静的，他曾

经爱你的变化无穷。旅梦碎了，他爱你的愁绪纷

纷。”［３］３９这些苦苦的寻求都是艺术的冲动，是一种

对平衡秩序和美的话语的向往，是一种酒神精神和

日神精神交织的生命冲动的表现。

（三）第七首：爱情的收获

这首诗表现的是一种沉浸于日神精神的状态，

恋爱双方经历了以上阶段后，爱情趋于稳定，内外

都有了收获。

外在的收获是寻求到爱情的秩序后，他得到了

内心的依赖，她能够帮他祛除所有科学不能祛除的

恐惧。“风暴，远路，寂寞的夜晚，／丢失，记忆，永续
的时间，／所有科学不能祛除的恐惧／让我在你的怀
里得到安憩———。”

内在的收获是：“呵，在你的不能自主的心上，／
你的随有随无的美丽的形象，／那里，我看见你孤独
的爱情／笔立着，和我的平行着生长。”最后一句，爱
情在“生长”，并且“平行着”，这是一个收获的季

节，两人的爱情都在成长，以自己的方式一点点地

加深。

前面的修饰语“不能自主”“随有随无”“孤独”

和“平行”是第一首诗所提及的残缺（相隔如重山，

不能完全交融理解）及变化（暂时的你），直到这

时，作者发现，一切努力还是枉然。这里，酒神精神

的破坏与质疑又重新回来了，不过主人公已经在酒

神精神和日神精神的交织中得到了内心的释然。

（四）第八首：审美地看待爱情

这首诗其实是以一种超越个体生命的审美人

生态度看待爱情。“再没有更近的接近，／所有的偶
然在我们间定型；／只有阳光透过缤纷的枝叶／分在
两片情愿的心上，相同。”作为恋人，我们本身的残

缺性和变化性使两人不可能有连体婴儿般的接近，

经历了前几首诗中所说的那些探索和痛苦，我们的

内心达到了“再没有更近的接近”，这就足够了。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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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像两片相对的树叶静静观望，虽然不能时时相

依，但却同根相生，有着内在的默契。阳光透过来

照在上面，这种场景让人不由自主地联想到温暖、

和谐、宁谧等，这种沉浸在美的外观的日神精神占

据了这首诗的主导位置。

刚才还沉浸在幸福宁静之中，那个第六首诗中

所出现的看透本质的“他”又开始酒神精神的反叛

与破坏：今天所拥有的不过是一个偶然的结果，世

间没有什么是必然的，它是多个偶然的连续。这种

偶然发生在两人生命冲动的巧合点上。除了你之

外，我也可能因一个巧合遇见了另外一个人，我和

这个人之间又会发生同样的事，前几首诗中所经历

的痛苦和快乐又可能重演，“非你莫属”本身就是

假话。

“等季候一到就要各自飘落，／而赐生我们的巨
树永青，他对我们的不仁的嘲弄／（和哭泣）在合一
的老根里化为平静。”诗人站在宇宙生命的高度俯

视地球上的生命个体。等时间一到，随着生命个体

的消亡，双方的爱情也会消失。这里赐生我们的

“巨树”是指与生俱来的生命冲动，即酒神精神；

“老根”就是指宇宙生命，一切由它而来。因为它，

我们能够偶然相遇并相恋；因为它，我们一起经历

了爱情整个过程中的痛苦和快乐；也是因为它，我

们在努力寻找让自己解脱的方法———日神精神的

建构。个体会随着生命的消逝而消逝，但宇宙生命

永恒运转，人类的生命冲动会一直延续下去。个体

生命在它的支配下看似受尽痛苦和“嘲弄”，但放在

宇宙运行的过程中，个体生命终究会归于平静。

另一方面，站在宇宙生命的高度来俯瞰个体生

命，也是酒神精神的最高形式。爱情是个体生命的

一部分，生命过程包含太多痛苦和荒谬。去肯定

它，包括它的痛苦和快乐，即使知道结果的无意义

也要精彩地活下来，在酒神状态和日神状态的交织

下形成了审美的人生态度，我们就能把无意义的人

生演绎得更加充实。“这样现实的苦难就化作了审

美的快乐，人生的悲剧就化作了世界的喜剧。”［２］５

从酒神精神和日神精神的交织这个角度来分

析《诗八首》，可以发现在诗人穆旦心中，爱情充满

了偶然性，是两个有着强大的生命冲动的个体在恰

当的时间恰当地相遇。爱情的开始并不重要，重要

的是过程，在过程中恋爱双方才能够充分享受它带

来的酒神般的毫无束缚的快乐和幸福感。诗人一

直试图通过建立美好的外观形象和稳定的秩序，让

那颗心得以安放。但人在变，环境在变，爱情阶段

在变，秩序一旦形成，就必然会让人受到固定模式

的限制，所以两人的相处之道是不断调整，不断寻

求一种动态平衡，这样才能享受新鲜和永恒的爱

情，这就是《诗八首》相比于其它爱情诗歌更深刻的

地方。在诗人看来，恋爱的矛盾和痛苦来源于爱情

本身阶段性的变化、恋爱双方的不断变化，同时也

来自诗人对爱情生活的感悟和思考。这其中交织

着大量的酒神精神和日神精神，个体在两者交织中

不断地解决痛苦和矛盾，同时不断地变得强大，探

索更好的生命状态，这就是《诗八首》的伟大之处。

参考文献：

［１］陶东风．文学理论基本问题［Ｍ］．北京：北京大学出版
社，２０１２．

［２］尼　采．悲剧的诞生：尼采美学文选［Ｍ］．周国平，编
译．太原：北岳文学出版社，２００４．

［３］穆　旦．穆旦精选集［Ｍ］．北京：北京燕山出版
社，２００６．

［４］王晋生．论尼采的酒神精神［Ｊ］．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
会科学版），２０００（３）：１４．

［５］邓　瑗．戏谑者的狂欢·启蒙者的呐喊·孤独者的爱：
魏剑美杂文的三个面相［Ｊ］．湖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
科学版），２０１５，２０（２）：１７．

［６］尼　采．快乐的科学［Ｍ］／／尼采．尼采全集：第５卷．黄
明嘉，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７：２１７．

［７］穆　旦．穆旦诗文集［Ｍ］．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２００６：１８１．

责任编辑：黄声波

６９


